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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传统家庭养老到9073再到AI智慧养老

40年来，上海的养老模式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如今大街上，三人行必有一老人。改革开放40年，上海的“银发族”也越来越多。养老服务从“边缘问题”上升到了“重点问

题”。从“十一五”开始，养老床位成为市政府实事项目。
“1997年以前，全市机构养老的功能很单一，受中国传统观念影响，养儿防老式的家庭照料成为主流。但这20多年来，上海

的养老服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市福利中心主任、上海市养老服务行业协会会长徐启华介绍说。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日前，青年报记者来到上海
市第一福利院，底楼大堂里，欧
式壁炉，精心挑选的装饰画，大
气的装修让人仿佛来到了欧洲
小镇。每个房间都有独立的功
能，布置温馨，让人有家的感觉。

在8楼办公室里，徐启华回
忆起20多年前上海的机构养老
历史，恍如隔世。“1997年前，上
海只有一万多张养老床位，全市
机构养老的功能很单一，主要满
足城市无生活能力、无收入来
源、无子女的‘三无老人’和农村

‘五保老人’的基本供养问题，尽
到政府的托底保障职能。那时，
全市只有四家市级社会福利院，
四家区级社会福利机构，42家规
模较小的农村敬老院。2000年
前，少有人关心养老问题，因为
受几千年来中国传统的养儿防
老观念影响，大家觉得老了靠子
女是天经地义的事，养老以家庭
照料为主。”

“上海是到1997年后，养老
机构才开始逐步收有子女的老
人的，一方面是因为随着上海经
济和社会的发展，真正意义上的

‘三无老人’和农村‘五保老人’
越来越少。另一方面伴随着家
庭照料能力的弱化，需要社会提
供养老的需求越来越突出。从
2000年开始，上海老龄人口出现
了快速增长，2000 年到 2005 年
五年的增长量几乎是前十年的
总和。主要是因为上世纪四五
十年代人口出生高峰期出生的

‘40后’‘50后’逐步迈入老年人
行列。”徐启华介绍说，上世纪70
年代末，国家实行严格的独生子

女政策，使得我国传统的家庭结
构发生了改变，过去的多子女家
庭逐渐过渡到独生子女家庭，即
典型的“421模式”：四位老人、
夫妻两人、一个孩子的家庭机
构。老龄人口的绝对量也随之
快速上升，特别是上海最近几年
人口出生率持续下降，从 2015
年开始本市户籍人口出现负增
长，即出生人口低于死亡人口。
这导致上海人口出生率成为世
界上最低的城市之一，老龄化问
题非常严峻，陷入了不愿生、老
得快、寿命长的怪圈。

曾在上海市老龄科研中心
担任主任的徐启华参与过多年
本市老年人口和老龄事业发展信
息统计，对老年人口的相关数据
谙熟于心。他介绍说，2005年前
后，每年老年人口绝对增长数也
就在11万～12万左右，可是这
几年甚至超过了20万，上海的老
龄人口越来越多。根据预测，到
2020年，本市的老年人口将会超
过500万，到本世纪中叶2050年
前后，这一数据将突破700万。
这意味着“三人行必有一老人”将
成为历史，极有可能接近一半对
一半的情形，上海正在跑步进入
深度老龄化社会。

“老龄人口的快速增加，给
各级政府带来很大的压力，这是
历届政府从未遇到的问题。无
论是从养老保障上，还是服务提
供上，我们都没有准备好。因为
我们面临的是未富先老而且老
得非常快这样的特殊国情和市
情。”徐启华介绍说。

在世纪之交，市委市政府专

题部署解决养老问题，下大力
气，力争在较短的时间内补齐短
板，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都要有
大的改观。2000年，上海在全国
率先开展居家养老服务，探索居
家养老服务的途径和办法。
2004年正式推出居家养老服务
券。时任社会福利处处长的孟
昭孜曾力荐徐启华负责全市居
家养老服务工作，虽然后来因种
种原因没有成真，但徐启华也藉
此了解了居家养老服务券诞生
的前世今生。

2000年，上海的养老床位才
两万张左右，远远不能满足老人
进入机构养老的需求。居家养
老服务券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应运而生，该券具有“六助”功
能，分别为：助餐、助洁、助急、助
浴、助行、助医，现在已扩大到

“十助”，由专门的居家养老服务
社为老人提供上门服务。据徐
启华回忆，该券正式推出后，首
批有一万多人获益，他们大多是
低保低收入需要政府托底和急
需照料的独居老人。

居家养老服务券虽好，但问
题来了，毕竟是僧多粥少，到底
哪些老人能享受这些服务呢？
2002年，徐启华曾参与了社区服
务调研，2003年还参与全市居家
养老前期调研，为居家服务评估
办法的出台做了铺垫。

“当年为了精益求精，民政
部门专门派出考察组到欧盟，于
2004年在全国率先制订居家养
老评估办法。以制度的形式保
障老人的权益。”徐启华介绍说，
这套评估办法详细规定了哪些

老人能享受服务券，细致到服务
对象的身体状况、居住状况、经
济状况等，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部
分必须入住养老机构但又不能
如愿的老人的养老问题。

徐启华对居家养老评估办
法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认为这一
举措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老人在
家养老的刚性需求。彼时，兄弟
省市纷纷来上海取经，民政部也
高度肯定了上海的做法，认为这

是一种创新，即在传统养老的基
础上为如何解决居家养老打造
了一个社会化公共场景模式。
尽管如此，徐启华认为，居家养
老只是倒逼出来的产物，其深层
次原因仍然是养老床位数远远
不足，且当年上海的养老床位还
大部分集中在农村敬老院，条件
差、服务质量低，交通又非常不
便，远远满足不了中心城区居民
养老的刚性需求。

2000年开始，上海老龄人口出现急剧增长
居家养老服务券缓解了老人在家养老压力

很长一段时间，全市养老机
构数量很少，民营机构愿意投资
养老机构的不多。徐启华曾赴
杨浦区一家街道办养老院调研，
穿过狭窄的里弄，过道的尽头便
是养老院的栖身之所，院内灯光
昏暗，设施极其简陋。老人在养
老院只能满足吃住的简单需
求。那时的农村敬老院同样不
尽如人意，南汇一家农村敬老院
同样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敬
老院是借集体房子造的，老人群
居在里头，没有任何娱乐活动，
敬老院内有人帮助打扫卫生、烧

烧水，村里派人对敬老院进行日
常管理，为老人进行简单的生活
照料。

徐启华回忆说，时任上海市
民政局局长的徐麟在前期作了大
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决定要从
宏观层面上来研究上海养老的出
路，在全国率先提出了“9073”养
老服务格局。即90%的老年人实
行家庭自我照顾、7%的老年人提
供社区居家养老服务、3%的老年
人入住机构养老，加强顶层设
计，系统地解决养老问题。

“9073这一数字看上去很简

单，但在这一数字的背后民政部
门做了大量的调研工作，吸收了
不少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西欧、
日本等国的经验。”徐启华解读
说，这一数字的拟定是有科学依
据的，是建立在上海当前的发展
现状，并对上海老龄化程度进行
了趋势预判，充分考量了公共财
力的可持续性。

想要达到3%的目标并非易
事，这需要花费大量的土地资
源，由政府财力支持，成本非常
高。2005年，徐启华曾以上海市
老龄事业发展中心负责人的身

份到荷兰考察、培训，荷兰专家
告诉他，如果没有雄厚的财力作
保障，像上海这样的发展中城市
养老机构还是不宜建得太多。
原来，二战结束后，荷兰的养老
机构床位数一度占到该国老龄
人口的7.5%左右，机构运营成本
非常高。“反观上海，地域狭小，
土地资源又非常稀缺，养老机构
的建设和运营维护成本非常
高。养老机构床位占老龄人口
的比例太低或者太高都不行，经
过周密的调研，最终确定3%这一
比例。”

3%的目标拟定之初，上海那
时的床位数还远远不能达到3%，
更何况3%是一个动态数字，这是
因为上海的养老机构床位增加
了，但老年人口也在同步增加。
于是，从“十一五”规划开始，上
海以市政府实事项目的形式提
出每年增加一万张床位建设目
标。正是因为有了这样有力的
举措，这些年来，全市养老床位
数量大幅增长，从2000年的2万
多张快速增加到2017年底的14
万多张，迄今已基本达到3%的目
标。

养老院的软硬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9073养老格局初步形成，为上海养老问题寻找出路


